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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史实】

咸丰帝死后，肃顺等八人当政，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

国藩等人，在一天内，清廷即以曾国藩“调度有方”，赏给他

太子少保衔；以曾国荃“围攻安庆，智勇兼施”，赏给他布政

使衔，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；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

选用，并赏戴花翎；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

加恩予谥。“一门之内，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”，曾国

藩“惊喜之余，弥深悚惧”。这种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的心

境，正是“极盛之时，每虞蹉跌”的思想反映。当然，这只

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他更加励志要报答清廷这种“高厚

生成”之德。但是，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，慈禧太后等人

便回到北京，伙同恭亲王奕? ，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的支持

下，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疏请，解除了八

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。几天后，又下令斩决肃顺，赐载恒、

端华自尽。穆萌发往军台效力，其余四人均革职。这就是历

史上有名的祺祥政变，或称辛酉政变。曾国藩因不在京城，

直到一个多月后，才从一件奏片中得知一点消息，他在当天

的日记中写道：“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，不知是何

口事，又不知犯何罪，戾罹此大戮也！”“少荃来，道京城政

本之地，不知近有他变否，为之悚仄忧皇！”过了几天，曾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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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攻入天

日进至距北

日夺得大沽口炮台，之后，于

日占领月

日占月月

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

“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，有云赞襄大臣王大臣八人中，

载坦、端华、肃顺并拿问，余五人逐出枢垣，服皇太后之英

断，为自古帝王所仅见。”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，以为肃顺未

被斩决，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。甚至说：“阅胜克斋奏

请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，皆识时之

至言。”对于这次宫廷政变，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，转而衷心

地拥护了。

身在官场，时时都会遭遇面临各个方面的挑战，尤其是

当挑战来自上司或当权者时，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。但有

趣的是，曾国藩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，忍住怨气，

化险为夷，变不利为有利。

年

月

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法联军于

舟山， 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，日、

月

月

领北塘，

津， 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，

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。次日，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

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，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? 为钦

差大臣，驻守北京。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，就京畿的另一

统兵大臣、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惶失措，于是上折，请求飞召

外援，“以资夹击”。咸丰帝便下令曾国藩、袁甲三各选兵勇

二三千人，由鲍超、张得胜管带，“兼程前进，克日赴京，交

胜保调遣”。

这道上谕，曾国藩半个月后才接到。这天，朝廷催鲍超

北援的谕令，“凡四次”。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更，曾国藩接

到了湘军先天在徽州大败的战报。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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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
要地宁国之后，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，这使曾国藩

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。两件事接连而来，曾国藩极

为震惊和痛伤，整夜睡不着。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

军的进攻，又要派出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，实在是两面艰难。

他自述道：“自徽州失守，京信危急，弟实忧惶竟日，在室中

徘徊私恸。几不能办一事。”他不断与胡林翼、李续宜等商讨

北援之事，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，说：“弟忝窃高位，又

窃虚名，不能入卫，不能入越，并不能保皖，闻此大变，又

不能星速入卫，负责旁皇，莫知所措。自下应如何自处，是

否弃此而北？求飞速示知为荷。”当时，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

动，议论不已，“颇多龂龂”，加上“宁防败兵，徽防败兵，

楚师败兵，数近二万，纷纷索饷”，“纷纷多事，目不暇给”。

他“又不得不强颜抚慰，镇定人心”。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

中。

于是，他打算自己率部北援。但是，这段时间常到他营

中晤谈的张芾却力加劝阻，说：“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

卫，兼为两江总督，则有守土之责，又值皖南败坏之际，未

可弃此而他行。”曾国藩听了，认为“其言有至理”。但是他

又不愿遵令派鲍超北上，使这位“骁雄之将”成为胜保部下

的一员，因此，他在复奏中说：鲍超部自徽州至京，“五千余

里，步队趲程，须三个月乃可赶到，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

“殊恐缓不济急”，又说，鲍超“究非致远之才，兵勇未

必乐从，邻饷尤难应手”，把一道“圣旨”挡回去了。然而，

这位“抱道君子”，对待“勤王”这样封建主义的大是大非，

究竟不敢等闲视之。他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。振振有词地说

了一大篇：“分兵北援以应诏，此乃臣子必尽之分。吾辈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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忝窃虚名，为众所附者，全凭‘忠义’两字。不忘君，谓之

忠；不失信于友，谓之义。令銮舆播迁，而臣子付之不闻不

问，可谓忠乎？万一京城或有疏失，热河本无银米，从驾之

兵难保之不哗溃。根本徜拔，则南服如江西、两湖三省又岂

能支持不败？庶民岂肯完粮？商旅岂肯抽厘？州县将士岂肯

听号令？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，先后不过数月之间，孰若

入援而以正纲常，以笃忠义？纵使百无一成。而死后不自悔

于九泉，不诒讥于百世。”这个时候，他想的是，他的湘军、

他的江西、两湖基地、他的粮饷厘金、他东人以及他曾氏一

家的命运，与清廷这个“根本”的命运何等紧紧地联系在一

起，何等不可分割。

于是，曾国藩又提出了一个办法：奏请皇帝于他自己与

胡林翼二人中，派一人带兵北上，在得批复后再行起程。这

个很有心计的“主意系希庙所定”，而与曾国藩的“初计相

符”。当时，李续宜带勇四营自江北赴援徽州，在祁门住了十

多天。曾国藩欣然接受李续宜定出的这个主意，是因为他计

称得很清楚：“夷氛去京二十余里，安危之机当在八九月内”，

也就是说，在八月或九月间，京城的安危问题早就有了眉目，

解决了；而清廷对他们请求勤王的奏折的态度，根据当时驿

站的速度，“计十月初七八可奉谕旨”，届时，谕旨便是个马

后炮了。因此，他和胡林翼既可博得“勤王”之名，而无需

“勤王”之实。

当然，他们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情况，即英法联军与清

军在京畿处于胶着状态，战争旷日持久，用曾国藩自己的话

说，叫“犹豫相持”，那就很可能朝廷会真的叫他或胡林翼带

兵北上，故他在上奏的当天，就在信中提醒胡林翼说：“惟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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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节要点】

此入奏，谕旨派出之后，即不可少有濡滞。”曾国藩自己确也

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，他与胡林翼及其他湘军大员反复商量，

对他们中一人走后的安徽战场作了详细的部署，甚至对军事

统帅人员的调动也作好了安排，并写成了《北援八议》。

曾国藩北援的直接目的，主要不是去抗击英法侵略者。

他“神魂震越，中夜涕零”的是，咸丰帝逃到了热河。他在

日记中写道：“念唐皇幸蜀、金宗迁蔡之事，不幸身亲见之，

身为大臣，愧愤不能自己。”他之所以定计亲自北援，是认为

“君父之难，义无反顾”。虽然“勤王”与抗击侵略者是一件

事，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，但是，曾国藩当时考虑的

侧重点绝不是要去“制夷”，他一再强调，“此次北行，专言

君臣之大义”，“北援专以明君父之难”，“主辱臣死，分所当

然耳”。又说：“人援本难，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，不求补救

全局之策，则尚不甚难”。所以，他明知“此行不过明臣子之

义，毫不裨于时局”，但仍认为，“若不赴臣子之义，则既治

后日之悔，复惧没世之讥，成败利钝，不敢计也”。当他从恩

秋舫的信中知道和议已成，侵略者已退出北京，咸丰帝已可

以回到京都时，立即表示“差可忭慰”。至于京都大遭劫洗，

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圆明园虽已焚毁，京城尚未大伤。”对于

新的辱国丧权的《北京条约》，他后来才见到，“阅之，不觉

呜咽，比之五胡乱华，气象更加难堪”。这才表示了对侵略者

的不满和对国家的忧虑。

把“量度而用中”的观点运用在官场上并得心应手的，

当数清代的曾国藩。曾国藩因训练湘勇有方，深得清廷倚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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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范例】

可是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，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，更是时

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。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风吹草

动之时，他便会有草木皆兵之感。但是，凭借他为官的精明，

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。但这种应付，未免要违拗自己的心

志，但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要的就是这份精明。

清末黎元洪在湖北时，一直位于张彪之下，张彪是张之

洞的心腹，娶了一个张之洞心爱的婢女，人称“丫姑爷”。但

张彪嫉贤妒能，对黎元洪十分反感，加之当时报纸亦赞扬黎

元洪而贬低张彪，张彪心怀不满，常在张之洞面前进谗言，

诋毁黎元洪。

张彪在进谗言的同时，还以上级的职位，百般羞辱黎元

洪，想让黎元洪不能忍受耻辱而离开军队。张彪的手法非常

恶劣，曾经在军中将黎元洪罚跪，并当着士卒的面，将黎的

帽子扔在地上。黎元洪忍受着百般欺辱，不动声色，脸上毫

无怒容，张彪也对他无可奈何。

然而，黎元洪亦非甘为人下者。他貌似忠厚而实有权术，

他明知张彪欺侮自己，却不与之争锋，而是“平敛锋芒，海

涵自负，绝不自显头角，以开异己者攻排之隙”。

张之洞任命张彪为镇统制官，但军事编制和部署训练却

要黎元洪协助张彪。张彪不懂军事，黎元洪呕心沥血，为之

训练。黎元洪为了升迁，常值宿于军营之内，每月仅回家两

次，当时其他管带以上的军官平时多住在私宅。他和士兵一

样生活，唯军号是从。早上起床号一吹，他立即起来，自己

梳洗，不用护兵。晚间熄灯号一响，马上熄灯就寝，即使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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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日和 月月

炎热的夏天，也决不在外纳凉。

章太炎在《黎公碑》中特别赞彰黎氏治军严，律己严：

“公⋯⋯治军严仁，不滥费军需钱，有余，即以逮士卒，故所

部军装整振，绝于他军。平居卧起，皆准军号，不妄先后。

夜必宿军中，虽遇岁时不移。”

当时，湖北新军中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并不多，因而被张

之洞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一再提拔重用。

另外，黎元洪还善于把握张之洞的心理，张之洞当时因

甲午海战失败，为图变通陈法，请洋人任军中教官，吸收青

年军官，有图强之心。黎元洪从日本考察回来，就建议多派

学生和军官出国留学。张之洞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常派学生去

东洋、西洋留学。同时，黎元洪在军中提倡学文化，规定文

章做得好的可免除繁重之类的勤务。为了鼓励士兵学文化，

他还亲自去听课。黎元洪的这些作法，使他带的部队有一种

全新的气象。

黎元洪从正规军事学堂毕业，不同于张彪武进士出身。

因而，对于训练军队，黎元洪都指挥得当，所发命令，言简

意赅，在湖北督练新军的过程中，张之洞常把教练洋操的事

务交与黎元洪筹划，这也是黎元洪获得升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日至年 日，清政府

两次举行秋操，分编南军、北军。南军由湖北第八镇和河南

第十九混成协参加。湖北参加秋操的队伍均由黎元洪实际指

挥。第一次秋操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秀奖。鄂军受到阅操大臣

袁世凯、铁良的赞扬。第二次秋操，南军三战三胜，黎元洪

受到观操的外国武官的称赞，并获清廷赏戴花翎。

两次秋操，使黎元洪名声大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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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张之洞任军机大臣，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

成军之日，张之洞前往检查，见颇有条理，就当面称赞

黎元洪，黎元洪却称谢说：“凡此皆张统制之部署，某不过执

鞭随其后耳，何功之有？”

张彪听了黎元洪这话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从此对黎元洪的

态度比以前有所改善。

年

授湖广总督。

赵尔巽看不起张彪，要以黎元洪取代张彪，黎元洪坚辞

不肯。同时，黎又面见张彪，告之此事，建议他致电张之洞，

让张之洞为其想办法，在京活动。张彪一听，心中大惊，立

即让其夫人进京运动，张之洞来函，才保全了他的职位。张

彪对黎元洪十分感激，张之洞亦认为黎元洪颇有信义。

张之洞极看重黎元洪的“笃厚”，尝谓：“黎元洪恭谨，

可任大事。”

实际上，黎元洪考虑得比较远，虽然张之洞已离开了湖

北，但在北京当军机大臣，仍可影响到湖广总督的态度。如

果黎元洪在张之洞离鄂之后，即取其宠将职位以自代，则不

但有忘恩负义的嫌疑，甚至会影响自己的前途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黎元洪通过“忍”以及帮助张彪，使张

彪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，这样，等于今后自己在湖北又有一

个助手，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，在关键时刻能够帮自己的

忙。

年

年

月，陈菱龙继赵尔翼为湖广总督，他贪赃枉法，

月上旬，瑞瀓出任湖广总督，他对黎元声名狼藉。

洪极不信任，但此时黎元洪与张彪关系早已改善，因此并未

影响到黎元洪的官职。如果他此时仍与张彪关系恶化，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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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官职必被拿掉。可见黎元洪于厚道的外貌之下，实藏着极深

的权术。

黎元洪这种“忍”的本领，影响到他的整个命运。

月武昌起义爆发后，起义军强逼他作“都督”，他心里

不愿意，最后“忍”下了，附和了革命；他当总统时，国务

总理掌握着大权，他只做了傀儡总统，国务院的办事人员都

看不起他，他多数情况下都是以“忍”了之。在他晚年，甘

当直系军阀的工具，客观上成为曹锟实现贿选的阶梯，这个

期间，也是以“忍”为主。

黄兴说黎元洪“太懦弱”，严复说黎元洪“柔谙不足以当

国”。其实，“懦弱”、“柔谙”都是他“忍”的结果。“忍”

决定了黎元洪难以有刚烈的表现，因而他也就不能对清朝尽

忠。“忍”决定了黎元洪难以有自主的独立见解，“忍”决定

了黎元洪难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甚至当他任大总统

时，也不过是别人的玩物而已。

当然，黎元洪在湖北军中得以升迁的另一个原因，在于

他的勤奋。黎元洪为了升迁，常值宿于军营之内，每月仅回

家两次，当时其他管带以上的军官平时多住在私宅。他和士

兵一样生活，唯军号是从。早上起床号一吹，他立即起来，

自己梳洗，不用护兵。晚间熄灯号一响，马上熄灯就寝，虽

当酷暑，也决不在外纳凉。

章太炎在《黎公碑》中特别赞彰黎氏治军严，律己严：

“公⋯⋯治军严仁，不滥费军需钱，有余，即以逮士卒，故所

部军装整振，绝于他军。平居卧起，皆准军号，不妄先后。

夜必宿军中，虽遇岁时不移。”

当时，湖北新军中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并不多，因而被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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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现代应用技巧】

年 月日和 日至

之洞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一再提拔重用。黎元洪善于把握

张之洞的心理，张之洞当时因甲午海战失败，为图变通陈法，

请洋人任军中教官，吸收青年军官，有图强之心。黎元洪从

日本考察回来，就建议多派学生和军官出国留学。张之洞采

纳了他的建议，常派学生去东洋、西洋留学。同时，黎元洪

在军中提倡学文化，规定文章做得好的可免除挑土之类的勤

务。为了鼓励士兵学文化，他还亲自去听课。黎元洪的这些

作法，使黎元洪带的部队有一种全新的气象。

黎元洪从正规军事学堂毕业，不同于张彪武进士出身。

因而，对于训练军队，黎都指挥得当，所发命令，言简意赅，

在湖北督练新军的过程中，张之洞常把教练洋操的事务交与

黎元洪筹划，这也是黎元洪获得升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月年 日，清政府

两次举行秋操，分编南军、北军。湖北参加秋操的队伍均由

黎元洪实际指挥。第一次秋操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秀奖。鄂军

受到阅操大臣袁世凯、铁良的赞扬。第二次秋操，南军三战

三胜，黎元洪受到观操的外国武官的称赞，并获清廷赏戴花

翎。两次秋操，使黎元洪名声大振。

在人生中有许多重要的场合，这些场合关乎一个人的前

程和生死，然而却不适合于以明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，

在这个时候，就应该采取忍而不发的策略、“精明戏糊涂唱”

的方法，既以一种糊涂的或者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方式来

表达自己的立场，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，

又让人觉得在那个场合中采取的那样的态度可以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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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蒋介石就宣布第三次下野问题邀请高月年

级助手座谈。到会的有李宗仁、孙科、童冠贤、吴忠信、邵

力子、陈立夫、谷正纲、蒋经国等人。人们的表情都很阴郁，

伴随着窗外呼啸的北风，有一种冰冷僵硬的气氛。蒋介石阴

沉着面孔开言道：“诸位，现在局势严重，党内有人主张和

谈，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。现在拟好一

篇文告。”在蒋介石的示意下，张群起身宣读文告。全场一片

静寂，鸦雀无声。蒋介石在文告中表明，自己准备下野，不

再担任总统。他宣称：“只要和平果能实现，则个人的进退出

处，绝不萦怀，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。”

张群念完后，是一片沉默，大家谁也不说话。“德邻，你

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？”蒋介石转脸问他身旁的李宗仁。

“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。”李宗仁不凉不酸地说。突然，

有人放声大哭：“总统不能下野呀！总统！”众人一看，原来

是谷正纲。蒋介石心中一动：自己在危难关头，居然有这样

忠心的部下。唉！难得，难得。蒋介石表面上板着面孔，心

中感到一丝温暖。

谷正纲仍在号啕，会场上一片骚动。人们交头接耳地窃

窃私语。“我认为发表这篇文告，将对士气、人心发生不良影

响。”谷正纲的弟弟谷正鼎也马上附和其兄。

“我极力反对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总统不能下野⋯⋯”张

道藩也站起来，声嘶力竭地喊。

“我并不想离开！”蒋介石突然有些歇斯底里地喊起来：

“是有人要我离开。我之下野，不是由共产党，而是由于本党

中的某一派系！”原来，蒋介石是在指桑骂槐，说给李宗仁

听。而李宗仁却一言不发，装作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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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史实】

派中的干将，谷正纲身旁的人悄悄劝慰他，然而这位

经人百劝不能止泪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哭就哭在关键时。这

眼泪一是为蒋介石辞职所洒，二是向蒋介石宣誓效忠，三是

表示和众人有所不同。这夸张的一哭，没有使蒋介石感到惺

惺作态，倒哭出了后半生的官运亨通。

月，国民党“改造”结束，召开“七次全国代年

余年，这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人。连任中

表大会”。谷正纲当选中央常委，以后连任至“十三次全国代

表大会”委员，达

常委难度很大，一是要有蒋介石、蒋经国即总裁的提名，二

是要通过选举。所以象谷正纲这样连任而不落马者极少，像

他这样连任三、四十年者，更是独一无二。而谷正纲在这件

事中采取的“精明戏糊涂唱”确实起到了像蒋介石表达衷心

的效果，而在场的百官也会认为谷正纲是情绪失控之下真情

的流露，因而包括李宗仁在内也没有对谷正纲有太大反感。

曾国藩刚办团练时，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，也有数

千之众。按说：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，训练绿营兵本

是提督的职责。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，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

归曾国藩所识拔的光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。于是湘勇

与绿营便一起操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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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乡勇而言，并不以为太苦，但对于平日只

曾国藩对于训练，要求颇为严格，风雨烈日，操练不休。

这对于来自田间

知喝酒、赌钱、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，便无异是一种“酷刑”

了。先是副将清德，拒不到操，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

放在眼里。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，与塔齐布为

难寻衅。公然对士兵宣称：“大热天还要出操，这不是存心跟

将士们过不去吗？”于是绿营兵大恨曾、塔等人。

长沙城内，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：绿营兵与湘勇。绿营

因战斗力差，颇受勇丁轻视，而勇丁的月饷，高出绿营兵二

三倍之多，绿营兵也嫉愤交集。因此兵与勇经常发生摩擦。

再加上鲍起豹等人从中挑拨，双方愈来愈水火不溶，渐渐地

发展到械斗。

曾国藩起初本着“息事宁人”的态度，只将参与械斗的

勇丁加以棍责，严行约束；绿营兵则置之不问。谁知这一来，

绿营气焰更盛，益发耀武扬威，公然凌辱勇丁了。曾国藩不

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伤，鲍起豹置之不理。绿营兵于

是胆子更壮了。

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，绿林军居然整齐队伍，带着兵器，

鸣号击鼓，包围了参将府，要杀塔齐布。吓得塔齐布躲在菜

园旁边的草丛里，没有被找到，才逃过一命。绿营兵找不到

塔齐布，放火把参将府烧了，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

的官邸，照样团团围住，扬言要杀曾国藩。幸而曾国藩的临

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。见事已急，乃亲自去叩

巡抚骆秉章的偏门，直到骆秉章出来喝止，绿营兵才悻悻作

鸟兽散。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，日子却更难过了，进出

城门的盘查斥骂，街头的公然侮辱，甚至拳打脚踢，都是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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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丰四年（

事。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，而曾国藩刚于不久

前参革了副将清德，这时不便再动弹章，于是托言：“做臣子

的，不能为国家平乱，反以琐屑小事，使君父烦心，实在惭

愧得很。”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，自己的司令部也移

驻于衡州。这就是曾国藩生平常说的“打脱牙，和血吞”的

委曲求全处世之道。

其实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，他的最大困难，

不是敌手的强大，而是清廷本身在政治、军事与财政各方面，

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，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，与太平军

作战。这令曾国藩很为难。

，曾国藩初次出师图援湖北，行至岳

州，猝遇大风，沉没船只数十号，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，

军中士气颇受打击。陆师王鑫一军，行至羊楼司，与太平军

遭遇，大败顶回。曾国藩此时又以上年在衡州时，奏请以杨

健入祀乡贤祠一案，部议革职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。

曾国藩“任劳任怨”，为清廷卖命，结果为了一点小事，

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，其内心的沉痛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

得陆师塔齐布大破太平军于湘潭，歼斩达数千人。

此后湘军作战颇有进展，声誉日起，而清廷为了抑制汉

人，却还不时蹈瑕抵隙，找点小毛病来挑剔责难一番。例如

八月间曾国藩军克复武昌，有旨授湖北巡抚，曾国藩上折固

辞。这本是曾国藩谦退的表现。清廷却恼羞成怒，降旨准辞

巡抚而责其折中不具巡抚官衔，有“违旨”之罪，著严行申

饬。令人觉得荒谬可笑。

年十二月，湘军水师攻太平军于湖口，船板船驶入

内湖，被阻不得出。周凤山陆营又败。二十五日夜间，曾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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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大营遭受偷袭，连旗舰（坐船）都被太平军掳了去，文书

密件尽失，曾国藩几乎被俘。幸乱中有人驾一小船，救出曾

国藩，避入岸上陆营，才免于难。连番挫折，使曾国藩愧愤

不已；立即骑上战马，要冲大敌阵，壮烈地战死。罗泽南、

刘蓉等一班将领幕僚，拼命劝阻才罢。

此时湘军主力全在江西，理当以江西财源，全力支援湘

军军饷。江西巡抚陈启迈，也是湖南人，又与曾国藩是同榜

进士，翰林院同事。凭着这样深厚的关系，照理应该更容易

合作才对。然而事实却大为不然，陈启迈并不感谢湘军为他

守土保官的功劳，反而处处与湘军为难，拒不供应军饷。曾

国藩当时只是以“兵部侍郎督办军务”的身份在江西作战，

本身不负行政责任，没有地盘。军饷的来源，全得仰赖江西

及其他省分解款接济。现在地主省分都居然拒绝供饷，湘军

的生存，便立即感受到威胁了。

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李峼与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，

互相纠控一案。经曾国藩查得李峼有受人贿赂，弃城逃走等

罪；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，办理团练，也颇具才华。可是陈

启迈却有意曲庇李峼，而加罪彭寿颐。曾国藩也不想与陈启

迈发生正面冲突，于是和陈启迈当面协商，准备调彭寿颐至

军营效力。用意不过想借此平息李、彭的控案，化纷争于无

形而已。

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，勃然大

怒。不仅拒绝了彭寿颐的调用曾营，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

逮捕下狱，用刑迫供，坐以诬告之罪。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

难堪了。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，也发了火，立即具折参了陈

启迈一本。胪列陈氏诸项劣迹，请旨惩处。这时江西、湖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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